
2025年7月7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薛丽娟 / 美编荆星子 / 校对杨颖琦 / E-mail：ycwbwh@126.com
13心香

􀤃􀤃􀤃􀤃􀤃􀤃􀤃􀤃􀤃􀤃􀤃􀤃􀤃􀤃􀤃􀤃􀤃􀤃􀤃􀤃􀤃􀤃􀤃􀤃􀤃􀤃􀤃􀤃􀤃􀤃􀤃􀤃􀤃􀤃􀤃􀤃􀤃􀤃􀤃􀤃􀤃􀤃􀤃􀤃􀤃􀤃􀤃􀤃􀤃􀤃􀤃􀤃􀤃􀤃􀤃􀤃􀤃􀤃􀤃􀤃􀤃􀤃􀤃􀤃􀤃􀤃􀤃􀤃􀤃􀤃􀤃􀤃􀤃􀤃􀤃􀤃

□姬雪峰

一个人行善事是修身，一个人一直
行善事是积德；一群人行善事是热血，一
群人约定行善事是情怀，一群人约定一
直行善事是震撼。

很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一件发生
在临晋中学132班全班师生身上持续十
年之久的善举，遂被他们的约定感动，被
他们的善良泪目，被他们十年如一日的
坚守震撼。

事情发生在2015年132班同学的毕
业20年聚会上。欢聚相庆中，大家却得
知未能赴约的张同学因公去世的遭遇和
家庭变故。其年迈的双亲在痛失独子
后，身心备受打击，精神一度崩溃，生活
难以为继。面对这个沉重的消息，132班
同学当即作出一个决定：集班集体之力

每月资助二位老人500元生活费。班主
任高老师听闻同学们的自发善行，深受
感动。他迅速与同学们着手组建了一个
33人的帮扶群，成立资助委员会。每月9
号，负责财务的同学在班级群里发起善
款筹集通知，然后由专人负责财务汇款
和探望老人。就这样，每月的9号如一粒
坚定的种子，种植在了全班同学的善良
心田，发芽、抽穗、成长，成了132班同学
共同的呵护、约定、坚守和期待。对贫病
交加的失独老人来讲，500元钱的意义何
止于解决生活之需？这每月必至的500
元更多赋予了他们内心的温存，给他们
孤苦的心灵带来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

约定如山，十年间，班里同学们共同
坚守着这份约定，从未爽约。这约定也
同时成了他们安抚浮躁心灵的“镇静
剂”，成了他们充盈精神生活的一碗“阳

春面”。未来的日子，这碗“阳春面”还将
持续滋养他们的内心，一直温暖下去。

我找出132班的毕业生登记表，小心
翼翼地翻开那薄薄的、已泛黄的纸页，详
细翻看每一位同学的信息，端详每一位同
学的照片。就摄影技术和感官而言，一张
张二寸白底照片上青涩的面庞未必艳丽
清秀、洒脱俊朗，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清
澈的眼眸中都流露着纯真和善良。我也
看到了张同学的照片，双眸黑亮、表情羞
赧、双唇紧闭。我想，如果时空真可穿越，
他定会启开双唇，将一肚子的话向昔日的
同窗和恩师倾诉，最后的最后，结尾的结
尾，一定是最深情的那句“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132班全体同学”“谢谢
你，高老师”，这也是母校临晋中学最想
对你们说的话。你们的这份用心让临中
印象丰润了、充盈了，你们的这份约定使
百年临中精神直观了、具象了，你们的这
份坚守必将幻化为涓涓细流，滋润临中
师生心中与生俱来的良善、纯洁坚定的
爱意、如绕指柔的温暖……

一群人的约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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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芳

小时候，一到夏天，晚上睡觉就发
愁。因天气太热，尽管睡在凉席上，也如
翻烧饼似的，加上蚊子也趁机欺负，要想
睡个安然的囫囵觉，那可真是不容易！

当时我家住在小北门巷一个叫场的
地方，那里住了六七家人。我家在南边的
一个小四合院，说是四合院，但没有北
房，我家住在西屋。我常去离我家不远处
的奶奶家睡觉，奶奶住的是三小间低矮
土木结构的房子，门前有两米宽的小院。

没电视、没电灯的年月，每天晚饭
后，我就往奶奶家跑。奶奶一见我来了，
笑眯眯地说：“月芳，去把凉席铺在院里，
咱俩在外面睡一会儿。”

夏天夜幕拉得晚，天却亮得早，凌晨
四点多时，东方就会泛起鱼肚白。这样算
来，夜不算长，可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躺在凉席上，望着天空那一颗颗
宝石似的星星，数着数着，眼皮开始打
架。这时，身边送来凉爽的风，我转过脸
一看，原来是睡在我旁边的奶奶拿着她
用麦秆编的大扇子，正轻轻地扇着。那扇
子比小扇子大好几倍，风不是很大，但足
以将热气及蚊虫驱赶。奶奶总会在割麦
时，挑选一些紧挨麦穗的长节麦秆，剥净
外皮，用粗线缝在一起，中间夹一手指粗
长的木棍，剪齐边缘，再缝布边。这样做
出来的扇子不仅结实耐用，还美观大方。

多少个夜晚，我在大扇子的摇摆中
进入香甜的梦乡，却不知奶奶为让我睡
好，她自己总睡不好。有时，我睡得正香，
听见她叫我起来：“咱回屋里睡，外边凉
了，地上有潮气。”我嘟囔着不想动，奶奶
就轻轻推我，直到我抱起枕头回屋。

可到屋里，不大一会儿，耳边“嗡嗡”
声响起。我的手在身上乱挠，这时，奶奶

的大扇子又派上了用场。只见她挥动着
扇子，左右摆着，手动风来，蚊子知趣地
跑远了。可等扇子刚一停，蚊子又趁机偷
袭。于是，奶奶夜里总处在半睡半醒之
中，就怕蚊子咬到她的孙女！

有一天晚上，我在奶奶的扇子下睡
着了，朦朦胧胧间觉得额头、脸颊、眼皮
上有水点落下。原来是下雨了，我一骨碌
爬起，和奶奶往屋里跑。本以为下雨屋里
会凉快些，可里面不但一点不凉快，且更
加闷热，这便成了蚊子的天下。奶奶的大
扇子又开始大显身手，她一会儿往高处
扇，赶蚊子，一会儿又左右扇着，为我扇
凉风。

印象里，奶奶勤劳俭朴、干净利落，
总是把土房土院打理得井井有条，就连
每晚睡前都会把衣服叠得板板正正放在
枕边。记忆最深的是奶奶手里摇着扇子，
给我讲往事：“胳膊上这疤，是日本人打

的，后来共产党救了我。”这件事奶奶给
我讲了一遍又一遍，讲到受伤时，她会不
由自主地用手摸着胳膊上的疙窝。而当
说到共产党时，奶奶笑容满面如念叨亲
人一般。奶奶目不识丁，却用言传身教在
我幼小心灵埋下爱党爱国的种子，并随
着年龄的增长生根发芽……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奶奶的扇子陪
我长大，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夏的
夜晚。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我年幼无知，
只知道睡在奶奶身边乘凉，体会不到奶
奶那份扇子里的爱。

后来，奶奶家搬进了城门外（如今的
东北街）的新房，也不再做那麦秆大扇
子，用上了电扇。每当她坐在电扇前乘凉
时，满脸皱纹笑开了花，露出仅剩的几颗
牙齿，直夸：“这电扇真美哩！”

如今，扇子很少见了，而奶奶扇子下
的凉爽感觉已经烙在了我的心里！

扇 子 里 的 爱

□支望华

总想起夏天的故乡，
村边那条欢腾的小河。
晨雾未散，薄纱轻裹河床，
晓色初透，波光碎成银箔。

一大片芦苇低头又昂首，
风是梳子，绿浪流淌成歌。
藏着野鸭，藏着成对鸳鸯，
蛙鸣阵阵，应和着流水的平仄。

老人摇扇，影子被斜阳拉长，
故事里的神仙在茶烟里踱步。
蒲扇轻点，惊起蝉鸣几串，
家常絮语，被晚风酿成醍醐。

我和伙伴们追逐着碧浪，
水花溅湿了晒红的臂膀。
鱼群跃出，鳞片闪动微光，
光斑在笑声里跳荡，流淌。

是谁被狡猾的螃蟹夹痛了脚掌？
尖叫激起更大漩涡的回响。
炊烟袅袅，母亲唤归的悠长，
揉碎在，归鸭翅膀拍打的金色河床。

夏天故乡常停泊在我梦乡，
凉风习习，轻拂着微汗的脸庞。
坐在浓荫里，与鸟儿对唱，
新蝉高亢，山雀清亮悠扬。

悠悠歌谣，乘着炊烟飘荡，
飘过田埂，飘向更远的山梁。
暮色四合，流萤提灯来访，
点点微光，是散落的星子徜徉。

夏天故乡深居在我心上，
欢声笑语，萦绕在寂静的耳旁。
我拿起画笔，蘸满河水的清凉，
勾勒苇丛，勾勒嬉闹的波浪。

画纸铺展着故园的面庞，
再描上柳枝垂钓的月亮。
思念的笔触沉静而滚烫，
将河湾暮色，封进记忆的画框。

当月光浸透斑驳的院墙，
水墨般晕开夏日的珍藏。
这眷恋便默默舒张舒张，
如藤蔓缠绕，年年绿满南窗——

故园夏长□谷树一

我以前读王维的《春中田园作》，有
一句诗印象深刻：“屋上春鸠鸣，村边杏
花白。”那时知道，春鸠指的就是斑鸠。没
想到时隔多年，这个夏季，斑鸠竟然来到
我家做客，意外之喜。

那天中午，妻子在我们三口之家的
群里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一只灰色的
小鸟卧在她的车筐里，瞪着一双小黑豆
眼，样子好呆萌。妻子说，她在路边捡到
一只鸟，打算先带回来养。妻子向来爱心
泛滥，不时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前几年，
她在雨天带回一只小野猫——那时，她
看到小猫蹲在桥栏杆上下不来，可怜兮
兮的，动了恻隐之心。所以，这次她能带
回一只鸟，我们一点也不意外。

我复制了小鸟的照片，在手机上搜
索识别了一下，这种鸟正是斑鸠。它属于
鸽鸠科，体型比鸽子小点。我好奇斑鸠的
叫声，便又问了“度娘”：咕咕—咕，前两
声紧凑，后一声拖得较长。我记起来了，
小时候在老家的地里听到过。夏天大中
午，一人去地里瞎逛，远远便会从林子里
传来这种叫声，只是闻其声从未见其形，
没想到妻子今天给我补上了这一课。

我看到斑鸠时，它一动不动，呆若木
鸡。看它一直保持一个姿势，实在无聊，
我便走开了。我扭过头偷偷看它，它开始
动了起来，低着头一俯一仰，啄着碟子里

的小米。看来它还是认生，怕人。
妻子在手机上下载了斑鸠的叫声。

神奇的是，小斑鸠循着叫声，竟然从阳台
走到了卧室。不过，它走路一瘸一拐的，
我好生纳闷，它在屋里怎么腿还受伤了？
妻子告诉了我原因，它白天想往外飞，身
子碰到窗玻璃摔了下来。这种鸟本是林
中鸟，迟早要飞回大自然中去。别看斑鸠
才生下来一周左右，身子很弱，却能从地
上飞到我家门口的衣服挂钩上。要知道
衣服挂钩离地面将近两米，看来飞翔是
鸟的天性，不用刻意训练。

斑鸠吃饱喝足后，便蹲在墙角睡着
了。我看见了没多想，任其安然入睡。妻
子发现后，却把它抱到了昙花树枝上，
说：“让它养成好的睡眠习惯，必须睡在
树枝上，毕竟以后要回归大自然。若是睡
到地上，会被猫狗或其他动物吃掉的。”
我不禁佩服妻子的想法，她说得有道理。

夜里，我惦记着小斑鸠，起床第一件
事便是去看它。奇怪，昨晚它明明蹲在花
枝上的，这会怎么不见了？我东瞅西望，
阳台就巴掌大的地方，它能飞到哪里？再
说窗户关着，它肯定飞不出去。最后，我
发现它一声不吭蹲在开着玻璃窗的窗台
上，由于它是灰色的，不易被发现。它一
眼不眨地盯着外边，我的心被触动了，原
来它如此向往外边的世界，想做一只自
由鸟。妻子说，不是不想放生，捡到时就
因为它还太小，适应不了外边复杂的世

界，等身子养壮实了，就放它出去。
看到斑鸠的碟子里一粒米不剩，我

赶紧从米袋里抓了一把小米盛在碟子
里，又接了半碟凉水。妻子看到后，把凉
水倒了，换成了热水，解释热水才能把米
泡软。原来如此，我还真没有妻子心细。

小斑鸠在我家待了两天，性子就变
了。昨天还温温顺顺，我把它捧在手心，
它卧在我掌中，一动不动，目光呆呆的。
可现在，我刚靠近，手指还没碰到它，它
就立即张起翅膀飞起来，用嘴啄我，吓得
我马上缩回手。

这几天，我在外边好像也听到了斑
鸠的叫声。其实，它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只是常被我们忽略，直到妻子把它请回
家，我才留意到它的存在。

今天，我正在吃早饭，一扭头看见小
斑鸠在闺女屋子的窗台上踱来踱去。我
竟丝毫没看见它是怎么飞过去的，妻子
见状，立即卸下纱窗。小斑鸠把头探出窗
外，可又低下头专注着食物，没有飞的意
向。难道小鸟在屋里待久了，不会往外飞
了？我还在猜疑中，小斑鸠突然张开翅
膀，“嗖”地一下飞了出去。这一刻，我才
反应过来，它已经飞走了，也许从此不会
再回来了。走吧，外边广阔的天地才是它
该去的地方！

小斑鸠飞出去快一天了，我的心里
空落落的。从月初到我家，它在这儿待了
二十二天，着实舍不得它离开。

我 与 斑 鸠 的 一 段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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